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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访中国四大藏书阁系列之二

文溯阁：溯涧求本 书藏九州
记者日前从沈阳故宫博

物院获悉 ， 饱经风霜的文溯
阁 ， 有望迎来新世纪的第一
次系统修缮。

按照乾隆在 《文溯阁记》
中所说， 文溯阁的 “溯” 是取
“溯涧求本” 之意， 对应沈阳
这片清朝 “发祥之地”， 以表
达自己 “不忘祖宗创业之艰，
示子孙守文之模” 的用心。

作为 存 贮 《四 库 全 书 》
的 “七阁” 之一， 文溯阁坐落
于半米高的高台之上， 整个建
筑平面为矩形， 坐北朝南， 面
阔六间， 进深九檩， 建筑总长
26.23 米， 总高 15.683 米， 总
宽 16.10 米， 建筑面积 720.7平
方米 。 作为皇家藏书楼 ， 文
溯阁在建筑规制、 建筑功能和
理念上， 既参照了天一阁的规
制， 又根据传统的做法和陪都
宫殿建筑的特殊身份而多有发
展和创新，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
建筑风格和艺术特色。

万红之中一点绿

走进沈阳故宫， 从西掖门向西， 而

后向北穿过戏台， 便到了一面打开的三

间悬山屋宇式宫门。 在这里， 不少游客

都会发出惊叹： “怎么里面的房子是绿

色的？”
宫 门 之 内 ， 便 是 大 名 鼎 鼎 的 文 溯

阁 。 从 外 观 上 看 ， 与 其 他 宫 殿 建 筑 相

比， 文溯阁一个最明显的不同之处， 就

是殿顶不用黄琉璃瓦而是黑琉璃瓦镶绿

边， 廊柱用绿色而不是红色， 檐下的彩

画 也 不 用 龙 凤 等 图 案 ， 而 是 “如 意 书

卷”、 “白马献书” 等以书籍为主要表

现内容， 并且采用蓝绿为主的色调。
为何是黑、 蓝、 绿等冷色调， 而非红、

黄这类帝王之色？ 是不是由于藏书楼需要

庄重、 典雅的气韵氛围而做的选择呢？
“身在阁外， 已闻书香， 这是其中

的一小部分原因。 不过， 更主要的原因

还是防止火患。”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

员王爱华说， “文溯阁与沈阳故宫其他

建筑黄琉璃瓦铺心、 绿琉璃瓦铺边、 朱

红 门 墙 的 暖 色 格 调 和 喜 庆 氛 围 截 然 不

同 ， 整 个 建 筑 及 装 饰 色 彩 以 冷 色 为 主

调， 这是遵循了我国古代在建筑装饰色

彩 的 运 用 上 以 ‘五 行 ’ 定 色 的 传 统 习

惯， 即水可制火。”
“传 统 的 木 结 构 建 筑 具 有 很 大 的

火 灾 隐 患 ， 为 此 ， 文 溯 阁 在 建 造 时 ，
采 取 了 多 种 防 火 措 施 。 包 括 阁 前 摆 放

水 缸 ， 以 及 不 同 于 一 般 东 北 建 筑 的 北

侧 留 窗 通 风 等 。 但 若 火 灾 真 的 发 生 ，
救 起 来 也 非 常 麻 烦 。 所 以 ， 古 人 也 在

设 计 建 造 中 通 过 一 些 理 念 来 表 达 ‘祛

火 ’ 的 良 苦 用 心 。 这 些 理 念 或 许 未 必

能 起 到 实 际 的 防 火 效 果 ， 却 形 成 了 独

特 的 文 化 景 观 ， 反 映 了 古 人 的 智 慧 和

期 盼 。 ” 沈 阳 故 宫 博 物 院 副 院 长 李 声

能 说 ， “在 文 溯 阁 上 ， 防 火 理 念 除 了

上 面 说 到 的 冷 色 调 ， 还 包 括 取 名

‘溯 ’ 字 有 水 ， 以 及 参 考 天 一 阁 ‘天

一 生 水 ， 地 六 成 之 ’ 等 。 ”

礼乐复合的院落式布局

实际上， “地六” 与传统宫殿建筑

“奇数开间” 是有冲突的。 “奇数开间有

利于轴线布置。 若是偶数开间， 门放在

哪里才能对称？ 皇帝的宝座还能放在西

路建筑的中轴线上吗？” 李声能说， “文
溯阁进行了巧妙的处理。 ‘地层’ 的六

间实为五间， 五间正中一间最大化， 突

出主体， 而最西侧加设明显小的楼梯间。
如此， 既符合 ‘居中为尊’， 也符合 “地
六成之”， 又解决了上下楼通行问题。”

巧 妙 的 设 计 还 包 括 “明 二 暗 三 ”。
文溯阁在 “天层” 和 “地层” 之间加造

夹层， 即外观看上去重檐两层， 实际上

却利用上层楼板之下的腰部空间， 在五

大间的北侧和东、 西两间加构 “凹” 形

“仙楼”。 如此， 既营造了一个宽敞的入

口空间， 又增加了摆放书架的面积， 并

与两层的外观相适应。
作 为 “北 四 阁 ” 中 最 后 一 个 建 成

（1783 年） 的藏书楼， 文溯阁还有哪些

鲜明特点呢？
首先是门额的安放位置 。 文渊阁 、

文澜阁等门额悬挂在顶檐正中， 一眼望

见； 而文溯阁则挂在下层檐下， 如果从

远处看文溯阁， 根本看不到门额， 只有

走近方能察觉头顶有一蓝色底的门额 ，
上面用满汉双语写着 “文溯阁”。 “过

去， 有观点认为， 文溯阁门额挂错位置

了 。 后 来 有 专 家 表 示 ， 文 溯 阁 门 额 硕

大， 与阁比例失调， 也比沈阳故宫其他

宫殿门额大出许多。 这是由于文溯阁整

体要小于北京文渊阁， 而门额设计师来

自北京， 对此并不知晓， 闭门造车， 因

此顶檐下无处悬挂。” 李声能说， “我

不认为是挂错。 挂在下层檐下， 也无明

显不适， 或许最开始就有如此打算。 毕

竟 ， 门 额 的 设 计 和 摆 放 ， 都 要 符 合 礼

制， 在验收上有严格规范， 不会乱来。”
在李声能看来， 文溯阁及周边建筑

礼乐复合的空间布局， 是乾隆对陪都宫

殿使用功能要求的明确体现。 由于乾隆

文化艺术修养极深， 因此他在对盛京宫

殿 西 路 建 筑 规 划 时 特 意 补 充 了 文 化 功

能， 戏台 （文溯阁独有）、 文溯阁和仰

熙斋 （配套书斋） 依此相连， 为帝王和

臣子留有不同的通道分别前往。 而且 ，
文 溯 阁 是 “北 四 阁 ” 中 唯 一 没 有 水 、
石、 松相伴的一阁， 采用和沈阳故宫整

体风格相一致的院落式布局， 而非园林

式布局。 这是因为盛京宫殿是太祖、 太

宗创建的宫殿， 乾隆在新建建筑中很谨

慎 ， 注 意 与 入 关 前 建 筑 在 风 格 上 的 协

调。 如此， 既尊崇礼制， 又注重陶冶情

操的环境， 可谓礼乐复合。

书阁之间的分分合合

文溯阁建成时间相对较晚， 但 《四

库全书》 的入阁时间却排在第二位。
“乾 隆 对 沈 阳 老 家 还 是 非 常 重 视

的。 北京到沈阳 700 公里， 他唯恐车载

伤书， 选择用人力抬运四库全书。 这在

当时的奏折中有明确的记载。 比如多罗

仪郡王永璇奏曰 ‘查此项书籍俱经裁切

打磨出细， 并装有绢面， 与现在恭送热

河草订之本、 可以用车装载者不同， 必

得按例抬运， 方为慎重。’” 王爱华说。
1783 年， 《四库全书》 正式进入文溯

阁。 当时， 阁内书架皆为专门制做， 上面

刻有 “四库全书某部” “第某架”， 按次序

排列在各层。 下层放 《四库全书》 经部二

十架共九百六十函， 另有同贮的康熙时所

修内府写本大型类书 《古今图书集成》 十

二架共五百七十六函； 中层仙楼放 《四库

全书》 史部三十三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；
顶层放 《四库全书》 子部二十二架一千五

百八十四函、 集部二十八架共二千零一十

六函。 以上共 《四库全书》 六千一百四十

四函三万六千多册， 《古今图书集成》 五

百七十六函五千零二十册。 此外， 下层还

有 《四库全书》 的总目、 考证、 简明目

录、 分架图等辅助类书籍， 以便于查找和

阅读。
王 爱 华 告 诉 记 者 ， 文 溯 阁 内 所 藏

《四库全书》 不仅内容丰富， 而且也是难

得的文物和艺术品。 抄书所用是洁白柔

韧的特制开化榜纸， 印有红色的框界和

栏格， 墨书字体工整娟秀， 一笔不苟 。
首末页盖有 “文溯阁宝” “乾隆御览之

宝” 玺印。 书册为仿古的软包背装， 封

面绢质， 经部绿色、 史部红色、 子部青

色、 集部灰色， 以便区别， 每函外又盛

以特制的楠木书匣， 既考究又便于保管。
清代 《四库全书》 入藏文溯阁后的

百余年间， 由于清政府的重视， 阁书与

建筑一直保存完好。 但从第一次鸦片战

争起， 内忧外患， 文溯阁 《四库全书 》
虽 保 存 基 本 完 好 ， 但 也 经 历 了 许 多 磨

难 ： 1915 年 11 月， 民国政府将文溯阁

《四库全书》 和 《古今图书集成》 运至北

平古物陈列所， 导致文溯阁与 《四库全

书》 第一次书阁分离； 1925 年， 奉天省

政府在各方努力争取下， 使得文溯阁 《四
库全书》 复归奉天， 在对文溯阁加以修缮

后， 复将 《四库全书》 入藏阁中， 结束了

十余年来 “书阁分离” 的历史； 1935 年，
伪国立奉天图书馆认为文溯阁年久失修，
渗漏现象严重， 于文溯阁前西南处修建了

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 “水泥库”， 称

为 “新阁”， 1937 年 6 月 “新阁” 竣工

后， 文溯阁的 《四库全书》 和 《古今图书

集成》 全部移入新阁， 至此， 《四库全

书》 再也没有回到文溯阁； 1966 年， 中

苏关系紧张， 为确保文溯阁 《四库全书》
的安全， 《四库全书》 西行甘肃。

至今， 文溯阁 《四库全书》 已离开

辽宁 50 余年。

修缮计划今年正式实施

世事变幻， 书去楼空。 如今的文溯

阁， 清空落寞， 只剩下一苍凉的楼影。
目前， 文溯阁仅仅开放一楼中央的

厅堂， 并只允许在大门入口处参观， 游

客不得入内。 向里望去， 正厅中间端放

着 乾 隆 的 书 桌 和 龙 椅 ， 书 桌 上 摆 放 着

绿、 红、 蓝、 灰四本仿真品书籍。 象征

着文溯阁四库， 厅的中央， 高悬着 “圣

海沿回” 的牌匾， 其下有一幅楹联 “古

今并入含茹万象沧溟探大本， 礼乐仰承

基绪三江天汉导洪澜”， 两者皆为乾隆

亲题。 厅左右两边的书架上摆满了黄色

的楠木书盒， 古朴肃穆。
“文 溯 阁 内 的 陈 设 布 局 基 本 没 有

变。 由于原书外迁， 现有复原陈列的书

架和桌椅是原物， 图书则是复制的， 而

且仅 仅 复 制 了 书 匣 ， 里 面 并 无 书 籍 。”
李声能说。

而在文溯阁的东侧， 建有一座红墙

黄瓦的方形碑亭， 内立满汉合璧文字石

碑， 正面刻 《文溯阁记》， 背面刻 《宋

孝宗论》， 都是乾隆皇帝御撰文。
经历 200 多年风雨的文溯阁， 如今

的 “健康状况” 如何呢？
“整体上看相对稳定， 并无重大险

情。 由于文溯阁仍未通电， 防火压力较

小， 未来的主要工作就是防渗漏。” 李

声能说， 相应的修缮计划已经得到国家

文物局的批准， 将于今年正式实施。
据他介绍， 依据 《中国文物古迹保

护准则》， 维修的原则是 “现状修整”，
即保证原来的建筑形制、 结构、 材料和

工艺技术。 旨在排除建筑隐患， 恢复文

物本体的健康状态。 具体来说， 根据文

溯阁屋面实际勘察情况， 屋面 （屋顶的

表面） 漏雨是建筑破损的主要原因， 故

此次维修工程， 揭挑屋面至望板， 修补

糟朽的飞椽、 方椽、 连檐、 瓦口板、 望

板， 朽损严重不能再继续使用的要取谨

慎的态度予以更新； 门、 窗重新检修 、
加固； 重新油饰外檐、 下架大木和门窗，
归安台明、 台阶条石。 在室内装修方面，
检修槅扇， 添补缺损的枝条， 重新打蜡；
修复室内悬挂的匾、 联； 检修加固书架。

与此同时， 碑亭屋面也将做类似的

修缮。 可惜的是， 即便修缮工作全部完

成 ， 文 溯 阁 彻 底 开 放 依 旧 几 无 可 能 。
“因为文溯阁在设计时考虑只有帝王等

少数人进入， 上下楼的楼梯又陡又窄 ，
导致楼梯等处不具备开放条件。 根据文

物的最小干预原则， 为了保存文物的原

真性， 我们又不可能对文溯阁进行 ‘改

建’。 所以， 想进入文溯阁爬楼梯远眺

的人恐怕要失望了。” 李声能说。

文溯四库身边的守书人

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工作近 20 年的

李声能有一个梦想： 有一天， 远在兰州

的 《四库全书》 翻越崇山峻岭， 叶落归

根， 回到文溯阁， 安享余生。
然而， 实现 “书阁合璧” 的梦想却

并不容易。 一切， 都要从文溯四库颠沛

流离的历史说起。
从 《四库全书》 进入文溯阁的那一

刻起， 就一直有守书人相伴。
根据史 料 记 载 ， 1783 年 ， 朝 廷 增

设文溯阁衙门管理文溯阁事务， 设食俸

催长一员、 食饷催长一员， 掌 《四库全

书》 之藏。 每年八月将文溯阁内书籍晾

晒一次， 每年四月从盛京工部领取潮脑

66 斤、 野鸡尾毛掸 10 把、 短把鸡毛掸

8 把， 以供保管图书之用， 并及时上报

文溯阁应行修缮事宜。
只有清代文溯阁才有守书人吗？ 50

多年之后， 再在沈阳寻找见过 《四库全

书》 的人实在太难， 在辽宁省图书馆的

帮助下， 记者找到了辽图退休副馆长韩

锡铎。 他的答案是， “有”。 原来， 在

《四库全书》 迁兰前的几年里， 有一位

名叫夏钧德的沈阳老人， 陪它走过在沈

阳的最后旅程。
韩锡铎回忆， 1964 年， 身为北大中

文系首届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生， 他被分

配到辽图工作。 从当年 9 月起， 几乎他

每个星期都会去文溯阁边上的水泥库 ，
对 《四库全书》 进行检查和编目。 “从

听说到亲眼看见， 摸着最上乘的开化纸，
非常激动， 生怕弄破了纸张， 也不敢细

看， 翻几下就放回铁质书架。” 他想起了

第一次见到 《四库全书》 的情景。
在编目期间， 他结识了附近居民夏

钧德。 夏钧德每天一起床就来到水泥库，
开门通风， 打扫卫生， 禁止生人擅入 。
“他不是文化人， 但却自觉坚持守护 《四
库全书》， 这太不容易了。” 韩锡铎说。

1965 年， 鉴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，
辽宁省对古籍善本进行战备转移。 韩锡

铎告诉记者， 最初 《四库全书》 准备转

移到凌源县的万祥寺。 然而， 在装箱外

运之前， 辽图在清点检查时发现部分书

中出现不同程度的黄斑， 时任领导深感

责任重大， 申请将书调离辽宁， 以期更

好的保护。 通过层层上报， 文化部办公

厅发文要求辽宁将书转至甘肃。” 他说，
“由于迁兰是在秘密条件下进行的， 极

少有人知晓， 绝大部分沈阳人都来不及

和它道别。”
1966 年 ， 社 会 已 出 现 破 坏 古 籍 的

现 象 ， 沈 阳 铁 路 局 在 高 度 保 密 下 精 心

安 排 ， 10 月 7 日 ， 辽 图 2 人 和 甘 图 5
人 随 火 车 押 运 。 一 路 上 ， 火 车 多 停 在

远离城市的小站， 吃饭喝水供应困难 ，
但 押 运 人 员 坚 持 坐 在 闷 罐 车 里 ， 直 到

7 天后火车抵达兰州 。 兰州军区 27 辆

军 用 卡 车 和 部 队 战 士 已 提 前 1 小 时 抵

达 ， 将 书 立 即 装 运 、 运 抵 永 登 县 连 城

鲁 土 司 衙 门 。 四 年 零 八 个 月 之 后 ，
《四库全书》 被转移到干燥凉爽的甘草

店战备书库。
上世纪 70 年代起 ， 甘肃省 《四库

全 书 》 研 究 会 常 务 理 事 、 研 究 馆 员 周

永 利 在 甘 肃 省 图 书 馆 工 作 期 间 ， 有 幸

结 识 了 方 学 俊 、 刘 德 田 和 丁 学 义 这 三

代甘肃文溯阁 《四库全书》 守书人。
“他们都是城市户口的 ‘乡下人’，

没有休假的概念。 尽管依照规定每个月

有 3 天假期， 但极有责任感的他们几乎

全年待在书库， 很少回城探亲， 甚至很

长的时间里， 他们的妻子不知道他们做

的是什么工作。 方学俊患上了严重的胃

病， 刘德田则是连续 21 年没有在家过

一次春节。” 周永利说， “守书生活非

常枯燥。 防火防盗是全天候的工作。 库

里一年四季都要防潮、 防霉、 防虫蛀 ，
夏天必须经常开窗户通风， 平常则要保

持清洁， 还要经常翻动检查书的变化 。
他们还苦中作乐， 将房前屋后、 山上山

下挖掘平整成层层梯田， 栽种果树、 种

植庄稼、 蔬菜和花草， 使原来的荒山荒

坡变成了一座绿荫成行、 鸟语花香、 清

静幽雅的 ‘花果山’。”
守书人的故事仍在继续。 如今， 第

三代守书人丁学义从甘草店来到了九州

台新藏书楼， 继续着守护文溯阁 《四库

全书》 的使命。

《四库全书》 影印 “三缺一”

从上世纪末开始， 关于文溯阁 《四

库全书》 的归属争议逐渐多了起来。
曾有来自辽宁的全国政协委员撰写

提案呼吁， 为了实现书阁合璧， 保持文

物的完整性， 要求甘肃向辽宁归还文溯

阁 《四库全书》。
当时， 韩锡铎也参与到文溯四库的回

归协调中。 他回忆， 1987 年， 自己身为

辽宁省政协委员提出的第一份提案就是要

求文溯四库回归辽宁。 “我当时的想法

是， 无论文溯四库现在在哪里， 仅仅从

‘文溯阁’ 这个冠名上看， 它就应该是辽

宁和沈阳的旧物， 理应回归。” 他说。
但是， 甘肃有关方面却不这样认为。
2000 年 12 月， 甘肃省人大会议通过

了 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溯阁 〈四库全书〉
保护工作的若干规定》， 确立了文溯阁 《四
库全书》 在甘肃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。

2005 年 7 月， 位于兰州制高点———
九州台的文溯阁 《四库全书》 藏书馆竣工，
旨在 《四库全书》 的永久收藏和保护。

该 馆 投 资 5000 万 元 ， 建 筑 面 积

5727 平方米 ， 继承四库七阁 的 传 统 风

格 ， 在 结 构 、 密 闭 性 能 、 保 温 隔 热 性

能、 防水防潮性能、 抗震性能等方面严

格要求。 特别是在安全防火方面， 藏书

地库配置了恒温恒湿机以保持温湿度的

均衡， 安装全自动气体灭火系统及火灾

自动报警系统， 重要部位还设置了安全

防盗装置和电视监控系统。
就连当初要求甘肃归还的部分辽宁

人士， 都对甘肃在文溯四库上的保护予

以肯定。 韩锡铎在 1998 年和 2004 年的

2 次 甘 草 店 之 行 后 就 认 为 ， “文 溯 阁

《四库全书》 得其所以。 如果文溯四库

能回来最好。 当然， 必须看到如今文溯

阁 《四库全书》 在甘肃超过半个世纪 ，
甘 肃 也 对 《四 库 全 书 》 的 保 护 极 为 重

视 ， 付 出 了 几 代 人 的 心 血 和 大 量 的 资

金 ， 尊 重 既 成 事 实 以 及 甘 肃 的 保 护 成

果， 或许也是一个选择。” 他说。
而李声能也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办

法———搁置争议 ， 共同利用 。 近年来 ，
沈阳故宫开展 “文物省亲” 活动， 即南

迁文物探访曾经安家的沈阳。 他希望 ，
沈阳、 兰州两地的文物守护者不要害怕

“见面尴尬”， 主动沟通， 有朝一日组织

一部分文溯阁 《四库全书》 回到老家短

期 “省亲”。
除了归属争议， 在文溯阁 《四库全

书》 的后续保护上， 也存在一个较大的

争议———是否需要数字化影印。
目前， 文渊阁本、 文津阁本、 文澜

阁本都已影印， 现存 《四库全书》 正本

中只有文溯阁还未影印。
“主要是观念的差异。 不少人担心

影印会造成原书的损毁， 也有人忧虑甘

肃 经 费 不 足 ， 回 报 缓 慢 。 但 是 ， 我 认

为， 这都不是问题。 如果不做影印， 那

么在外观载体和内容信息等传承保护的

两个层面上， 都有隐患。 影印是更好的

保护。” 周永利说。
在他看来， 即便兰州相对干燥的气

候有利于保护古籍， 且有恒温恒湿机的

帮助， 但这些因素只能有限地延续纸张

的 寿 命 ， 不 能 彻 底 改 变 纸 张 的 自 然 轨

迹。 因此， 必须未雨绸缪， 提前为缺损

做好影印准备。
周 永 利 坦 言 ， 在 内 容 信 息 的 传 承

上， 目前做得还是太少， “现在只有少

数人能看到 《四库全书》， 大多数人都

没见过真面目， 自然对四库中的内容信

息缺乏研究。 而影印则可以加速相关研

究。 更主要的是， 影印以及之后的公开

是一种 ‘文化惠民’ 的措施。 若是老百

姓看都看不到， 如何激起他们传承中华

传统文化的热情呢？”
对于投入和回报， 周永利认为， 之

前的四库影印经验证明， 投入可以通过

吸 纳 民 营 资 本 解 决 ， 回 报 更 是 不 成 问

题。 “退一步说， 即便金钱回报不够 ，
那 么 仅 仅 是 保 护 国 宝 、 传 承 文 化 的 美

名 ， 也 足 以 吸 引 相 关 投 入 。 ” 他 说 ，
“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李祚唐在内的许

多专家都来到兰州， 支持影印的想法 ，
应该结束四库影印 ‘三缺一’ 的状态。”

记 者 从 甘 肃 有 关 方 面 了 解 到 ， 文

溯 阁 《四 库 全 书 》 的 影 印 工 作 尚 未 正

式展开。

本报记者 赵征南

沈阳故宫博物院内的

文溯阁， 其冷色调和周边

红墙黄瓦的暖色调形成鲜

明对比。

（王爱华供图）

2005 年， 兰州文溯阁 《四库全书》
藏书楼竣工。

（均资料照片）

1971 年-2006 年 文 溯 四 库 藏 于 兰

州甘草店战备书库。

用满、汉双语写着“文溯阁”的门额。

文溯阁檐下彩画 “白马献书”。


